
被牛群奋力拽出了地球的深腹 一尊黄金的冠冕，在万角

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

骤然，万顷绿野剧烈地一颤，一轮硕大无朋的旭日，有如

晨号的鼓吹中，徐徐戴上牧者的头顶⋯⋯

踏破鲁国山川墨绿色的残梦，

黎明鞭着它的坐骑走来

熹光泛处，一双，又一双⋯⋯弯曲的牛角，

浮成一片无声的雄浑的晨号。

坠露如贝，草腥如麝。这早牧的牛群，掀动着银碗般的劲

蹄，一如涌动的早潮之水。它们宽厚的脊背上披着朝霞的绸缎

牧者是个身材高挑的十五岁少年，黧黑的面庞，浓眉下一

双聪慧的、若有所思的眼睛。他身披蓑衣，一顶斗笠随意地掀

在背后。他将牛群四散赶开，让它们去吃草饮水。自己则在草

地上坐下，拿出一卷竹简书，大声朗读起来：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

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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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尔无羊？我就无羊！

少年读至此，放下书，沉思起来。

这是一首先人歌咏牛羊繁盛的诗。大意是：谁说你没羊？

你有三百只的一大群呢。谁说你没牛？你有九十头的大肥牛

呢。看你的羊聚拢在一起，羊角挨羊角，数都数不过来。看你

的牛聚拢在一起，牛耳朵忽忽耸动，让人心痒痒⋯⋯

写得真好！少年赞叹着，又自嘲道：瞧你，别说一群牛

羊，连一根牛羊尾巴也没有。眼前这一大群牛，都是大夫季氏

家的，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牛倌

谁谓尔无牛？我就无牛！

！”

一股不平的火苗，开始慢慢烧啮着少年的心。书是读不下

去了，他把书往地上一扔，腾地站起来，冲着苍天，扯开嗓

子，一声大喊：“啊

随即，颓然地倒在地上。他闭上了眼睛。

好像有一只手，在温柔地抚着他的脸。他睁开眼，发现是

一只小牛犊般的⋯⋯怪兽，正在舐着他的脸。

像鹿，头上长着独角，浑身金鳞闪闪，尾巴像怪兽？

牛尾。怪兽的眼睛圆圆大大，充满善意。

少年突然想起来了：麒麟！没错，这是麒麟！母亲生前曾

给他讲过。母亲说在生他的时候，梦见过麒麟。她说，麒麟是仁

爱之兽，是祥瑞之兽，天下太平，人间美好时，麒麟就会出现。

可现在天下并不太平，诸侯相互争杀，人间贫富不均，麒

麟为什么要跑到这乱世来呢？

突然，麒麟变得惊慌起来，浑身乱抖，直往少年的怀里钻。

怎么了？

麒麟扭头，示意少年远望。只见远处一股烟尘，一群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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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是大夫季氏家的牛，你们

正卷地而来。

“他们是来捉你的？”

麒麟听得懂人语，点点头，一颗大大的泪珠滚落在少年手

背上。

“别怕，我来救你！”

少年迅速地脱下蓑衣，盖在麒麟身上，让麒麟卧下。然

后，双指插口，一声唿哨，四散的牛呼啦啦都围拢过来，将麒

麟严严实实挡住。少年则牵出一头牛，走到河边，开始给这牛

擦洗身子。

战车驶近了，有七八辆车，车上站着身披甲胄、手执戈矛

的武士。一位军官向少年喊道：“喂，你过来！”

少年镇静地走过去。

“我问你，可曾见到一只怪兽跑到这里来？”

“怪兽？什么样？是像牛一样吗？”

头上长着一只角的。”“他娘的，像牛还叫怪兽？

“嘻嘻，一只角？没见过。我这里的牛，都是两只角的。

一只角，怎么长的呢？”

“这就奇怪了，难道它会插翅飞了不成？”军官瞟一眼远处

的牛群：“小崽子，莫非你把它藏在牛群中了？”

“那你去搜好了。

可别乱来。”

听说是权势炙手的季氏的牛，军官加了小心，吩咐身后车

上的士兵下去几人看看：“当心，别伤牛。”

几个武士将兵器放在车上，跳下车，朝牛群走去。

少年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默默地祷告着：“老天啊，

保佑麒麟吧！”

说也奇怪，那几个武士在牛群里搜了好几个来回，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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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了牛，还是牛。一个武士让牛犄角顶了一下腰，疼得唉哟

直叫。一个武士被牛尾巴扫了一下眼，眼前一片模糊。还有一

位武士，临出牛群，一脚踩在一泡牛粪上，直嚷嚷“晦气，晦气”。

听说没搜出怪兽，军官只好下令往前方继续追。“他娘的，

还真让它给跑了。我就不信捉不到。追！”

战车跑远了。牛群散开了。只剩下一只小牛犊站在原地没

动。可麒麟呢？

少年急得大喊起来：“麒麟，你在哪儿？”

掉下来一件蓑衣，麒麟

摩

这时就见那小牛犊把身子一抖

金鳞闪闪地站在那儿。

少年扑过去，把麒麟紧紧抱在怀里。麒麟用它的独角轻轻

着少年的脸。

少年喃喃说道：“麒麟呀，你来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

乱世中，有那么多坏人要捉你，害你。你还是回到你平安宁静

的山林里去吧。”

麒麟却摇着头。

“你不愿回去？你非要在这乱世上奔走？你这是为什么

呢？”

麒麟不语，只是仁爱地看着少年。

“我明白了，你是要在这恶浊的乱世独立奔走，昭告人们，

世上还有高贵和仁爱，还有善良和希望。是这样吗？”

麒麟点点头。突然，它挣脱少年的怀抱，迅捷地向远方跑

去 。

“你去吧！”少年喊道，“一路小

麒麟停下来，远远地回望着少年，又掉首疾去，如一团金

光，很快，消失在天边。

留下少年，在天地间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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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照例，子路提着他那柄五尺长的剑，来到村口大树前的空

地上晨练。

他先取一定式：双足并拢，将剑竖立着，慢慢提至胸前，

如童子拜观音；闭目屏息片刻，突然双眼圆睁，大喝一声，一

个右弓步，剑锋直指右前方。

他带着腾腾杀气的目光凝聚在青凛闪烁的剑锋上

里，一颗大而圆的朝日似被利剑从地平线上挑起，颤颤悠悠，

如一颗滴血的肉球⋯⋯

劈，刺，挑，抹⋯⋯长剑如亢奋的蛇，朝着四遭的假想

敌，疯狂攻击。地上的黄土被来回疾走的双脚不断踢起，浮尘

蔽日。

子路练得兴起，一个“探天取日”，耸身一跃，手起

剑落，只听“咔嚓”一声，竟将大树上一碗口粗的树枝劈了下

来。

“好剑法！”旁边传来一声喝彩。

子路收住剑，冷眼觑去，不知何时却有一辆马车停在场

边，车上一衣冠华美的人，正在那里拍手叫好。

子路乃贫寒之子，素来对富贵者有天然敌意。现又被搅了

练剑，心中便有几分恨恨，于是没好气地冲那人一瞪眼：“乱

喊什么！”

车上人见子路凶神恶煞的模样，连忙施礼道：“壮士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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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路上吃的。”

“随你左拐右拐

我只是想问问路。请问到鲁城可是从这里右拐弯？”

老子没功夫和你搭话。”

那人摇摇头，又道一声：“打搅。”然后策车离去。

刚练了几招，肚子却“咕咕”叫起来。早起没吃饭

“呸！”子路冲着远去的马车啐口唾沫，又开始练起剑来。

确

切地说，是在灶头上没找到吃的，只好喝了瓢凉水，现在感到

体乏气虚，只好先坐树下歇歇。

子路父母都是穷苦人，种着几亩薄地，收成不多，还要给

国君和大夫纳两份税，家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指望

着儿子好好务农，做儿子的却不甘心苦死在田里。当今列国之

间，战事不断；国君的大臣也心怀野心，拼命扩充自己的领地

和势力。乱世之中，处处刀光剑影，子路认准了，现在是“拳

头说话”，自己如果“拳头”不硬，就会受人欺侮。要想过好

日子，光宗耀祖，与其种地，莫如练武。大丈夫靠盖世武功，

建功立业，岂不强似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做牛马一生？

子路正坐树下东想西想，却见一个破衣烂衫的年轻人，走

到自己面前行礼：“请问这位大哥，到鲁城可是自此拐弯？”

怪了，又是一个打问到鲁城的。子路这时没心思答话，眼

睛一下子盯上了这年轻人放在脚边的一个小黑布包袱：“喂，

我说你这包里，可有吃的？”

“哦，还有一点儿饭团子。不过，不怕你见笑，这是我从

人家乞讨来的，有点儿馊了

只管拿来。”“什么馊不馊，老子正饿着呢

那年轻人说：“君子急人所难，既然你饿了，就让与你

吧！”

里“别 嗦的，快！吃了，我告诉你路。”

年轻人蹲下身，解开包袱，拿出一块树叶包着的饭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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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里是几

递给子路。子路三口两口就吞下肚了，饥意未尽，于是又问：

“还有没有？”

年轻人摊开双手：“没了。”

“我不信！”子路说着，自己动手翻那包袱

劲一嗅

卷竹简书，还有一束捆着的黑乎乎的东西。子路抽抽鼻子，使

是干肉！

他奶奶的，藏着这好东西不让老子吃！子路一把将干肉抓

出来，又扯过剑，准备切了美餐一顿！

却谁知那年轻人“扑通”一下跪在了子路面前：“大哥，

求你了，你要吃肉，就割我身上的肉吧，只是万不要吃这束干

肉！”

“我偏吃，怎么的？”

“求你了！”那年轻人眼泪都急出来了，说着，捣蒜一样给

子路磕起头来。

子路不禁诧异起来：一束干肉，怎么就如他的性命一般？

“好，好，我先不吃，你倒是给我说说，这黑乎乎臭烘烘的烂

肉，怎么就那么金贵？”

年轻人抬起头，泪珠儿还挂在脸上：“这位大哥不知，我

此去鲁城阙里，是要投拜一位名师。这束干肉就是我求学的学

费。我家贫，四处求人，才求来这束干肉。大哥你若给吃了，

我可怎么去拜师求学呀。”

“撒谎！”子路大喝一声，“想那学堂，都是为贵族人家子

弟开的，没有百十金，你休想进得去。想我子路，何尝不愿念

书，只是学费高昂，俺爹娘就是砸锅卖犁，也交它不起。

你倒说，一束破干肉就可入学，难道那老师竟是圣人不成？分

明是舍不得将肉与我吃，才编出这瞎话骗我。我子路打娘胎出

来，就恨撒谎之人，看我今天要了你的小命！”说着，便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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嗦！说完就还你。”

剑对住年轻人的喉咙。

那年轻人却不畏惧，说道：“大哥，这就是你不知了。我

要去拜的这位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圣人。他说，他办学是‘有

教无类’，不问贵贱贫富，只要有‘束脩’之礼，他就招收。

这‘束脩’就是一束干肉呀。”

他原本想吓唬吓“天底下竟有这等事？”子路放下长剑

唬对方，对方却不为所动，令他有些扫兴，只得悻悻说道：

“你说，这老师姓甚名谁？”

“老师姓孔，名丘，人尊称孔子，博学多闻⋯⋯”

“那他会武功不会？”

“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听说老师的父亲叔梁纥曾

是一位有名的武士，曾两次参战立功，一时以勇力闻于诸侯

快说与我听听！”

子路平日就爱听武功战斗之事，这下来了兴趣，便说道：

“看不出你一个小要饭的，知道的还不少

“那你把干肉先还我。”

“真

你快开讲吧，我的啰嗦鬼。”

“那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年轻人认真地说。

“我子路从来说话算数

那年轻人便将他听来的孔子之父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这门乃是悬门，用数

鲁襄公十年，鲁国会同晋、宋、卫等诸国进攻偪阳，鲁国

大将孟孙蔑率师参战，叔梁纥是其麾下一名兵士。那偪阳城虽

小，却十分难攻。正在鲁军将士焦躁之时，突然城门洞开。那

大将孟孙蔑深怕中计，犹豫不前，架不住手下纷纷请战，于是

下令冲进城去。鲁军呼啸着蜂拥而入。当一部分鲁军冲进去

后，那掌管城门的敌军突然放下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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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厚千斤重的硬木裹兽皮制就，自上放下，宛如泰山压顶、巨

闸断流一般，眼见下面的鲁军就要被一截为二。说时迟，那时

快，就见一大力士伸出双臂，将那千斤悬门稳稳托住，就如擎

天柱一般，并大呼：“快撤！”冲进城的鲁军这才知道差点儿中

这位大力士

直

了敌人之计，于是拼命奔出城去，终得脱险。

不是别人，正是孔子之父叔梁纥。

偪阳之战七年后，齐国侵略鲁国，数万虎狼之师，将鲁国

大夫臧纥率兵守卫的防邑，如铁桶般围了个密不透风。叔梁纥

也被困其中。鲁君派了军队来增援被围的臧纥，谁知援军慑于

齐军威势，离防邑尚远，便不敢再前行半步。这时，又是叔梁

纥挺身而出，乘夜间，带着甲兵三百人，护送着臧纥突围，杀

开一条血路，到达鲁国援军驻地。此时，鲁军便想放弃防邑退

兵。叔梁纥厉声道：“防邑乃我国土，城中尚有弟兄百姓，岂

可甩手而去？适才突围，已杀得齐军惊恐不安，何不乘势来个

回马枪，齐军一定不防，我军必胜！”叔梁纥一番话，说醒了

鲁军统帅，于是叔梁纥与那三百甲兵打头，鲁国大军紧随其

后，呐喊如雷，杀向齐军。齐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只得仓

皇撤退⋯⋯

子路听得津津有味，连声叫“痛快！痛快！”听罢，感叹

道：“这才是大丈夫！”又问那年轻人：“叔梁纥这下子肯定做

大将军了吧？”

年轻人叹口气：“哪里，他虽立了功，但仍是个武士。”

“为什么？”

“据说他的军功根本没有上报，那统帅怕落个‘临阵畏缩’

的罪名，就把叔梁纥的事儿在国君前瞒过，只字未提。

到五十多岁，才受封为陬邑大夫。”

“他奶奶的，还有这样不识羞的昏官，这要撞我手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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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要去投师学

我不宰了他。”

“可不是嘛，就如诗所言：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

仪，不死何为？”

子路听不大懂那年轻人念的诗，这时脑筋一转，心生一

念，便对那年轻人说道：“老子英雄儿好汉。想那孔什么⋯⋯

子，必也英雄了得。干脆，我也和你同去，如有缘，待俺也拜

他为师。”

“那⋯⋯束脩？”

“你是说这干肉吧？哈哈，我不吃了，就算我给老师的见

面礼了。”

“那我呢？”

“你？也算你一半吧！”

这倒好，自己的东西，倒让他做起人情来了。那年轻人苦

笑一下，也只好如此。

子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年轻人回答：“我姓颜名回。”

“好，颜小弟，我叫子路。你在此暂等我片刻，我去辞别

爹娘即来。”

子路大步流星地走了，留下颜回，坐在树下读书等他。

子路回到家中，见了爹娘，“扑通”跪地，道：“父母大

人，儿不孝，不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艺，待学成之后，建功立业，再来孝敬二位大人。”说罢，“咚

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强似一家人在这破屋中挨饿。”话虽如此说，眼圈

母亲抹起眼泪。父亲道：“孩子有志求学，是好事。你哭

什么？

也湿了。

母亲起身，为儿子打点行装，也无什么好东西，不过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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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一眼，子路便识得：这不是那个那天向他

破衣。

父亲不知何时出了门，又踅回来了。他将从邻居家借的几

个钱塞给子路。子路不要。父亲道：“俗话说，穷家富路。怎

好路上什么盘缠也没有？”

他不

子路道：“村口还有同行人等我，我这就走了。”又趴地磕

头，站起身，挎上包，提上剑，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敢回头，那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转呢⋯⋯

话说子路和颜回一路向鲁城行来，这日眼见的快到了，却

见前面一片苗圃空地上围着许多人，不时传出叫好声。子路好

奇，大步上前，隔着人墙朝里看去，原来有一伙人正在其中练

习射箭。

那箭但见百步之外，立着草靶，一人拉弓瞄准，放箭

却似只断翅的鸟儿，有气无力，未到箭靶，先跌落尘埃。

人群中发出嘘声。

那人回头

问路的车上人吗？别看他锦衣绸服的神气，眼下却出乖露丑

了。

那人下不了台，却把个弓往地上一扔，嘴里嘟囔：“这弓

不好，材质太差⋯⋯”

他身旁一身高九尺、黑髯拂胸、四十岁上下的中年汉子，

弯腰捡起弓，并不说什么，只是回过头，说道：“下一位，冉

求，请！”

冉求，一个长相斯文的青年走上来，先施礼，然后，低首

弯腰，伸出双手，接过弓。只见他拈过一支箭，搭上弦，一拉

弓 但见弓如满月，箭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就听

“铮！”的一声，箭稳稳中了靶心。围观的村夫村妇，皆叫起好

第 11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弓了

来。子路也忍不住喊声“好”！

中年人回转身，对那射箭不中者含笑道：“看来你错怪此

君子做事，若不顺，当先从自身找原因，怨天尤人，

无助于事。这个道理，你要仔细想想。”

那人带着几分羞惭，道：“是。”

“下一位

不等中年人叫出下一位的名字，一只粗壮的黑手早已急不

可耐地一把将弓从中年人手上抢过。子路大声嚷嚷着：“看我

”的一声，

那弓弦却

的！”抓过一支箭，使一蛮力，猛拉弓，就听“

断了。

子路愣住了。先前那射箭丢丑的人上前，手一指子路：

“我见过你！你这莽撞无礼的家伙，谁让你射的？赔我们弓！”

“分明是你这弓不硬，怎怨得我？”子路不服道。

这时，一直看着的颜回急步上前，赔礼道：“是我这大哥

不好，请见谅。”

此时中年人上前，并不生气，拍拍子路的肩：“没关系。

弓就是让人练的。弦断尚可再续嘛。只是开弓拉弦，要掌握力

度。过犹不及呀。”

“过犹不及？”子路没听明白。一旁的颜回本是好学之人，

听这话大有深意，便急忙向中年人一施礼：“先生，可否给我

们讲讲这‘过犹不及’四字？”

“哦？你想听？”中年人看了颜回一眼。

“学生愿聆教诲。”

“老师，说说吧，我们都愿听听。”一旁的冉求等人也齐声

道。

“那好，我就讲讲。过犹不及，是说做事情过度了，其结

果和没有做到是一样的。今日练射箭，我就说个射箭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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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全数，是

话说帝尧在位时，天上十个太阳并出，一连持续了好多年。十

个太阳，如十只巨大的火炉，将烈焰倾于地，直灼得草枯禾

干、沙石熔化⋯⋯”

子路听得来了劲，早把自己扯断弓弦的事儿忘了，插嘴

道：“这还不把人烤焦了？”

“是呀，所以帝尧忧心忡忡，除了向天祷告，别无办法。”

“那可如何是好？”众人齐叹气。

，是一位神箭手，手持一“这时，来了一位猎手，名叫

支红色大弓，腰佩十支白色长箭，向帝尧请命，要射日除害。”

“他行吗？”子路忍不住问道。旁边人瞪他一眼：“莫乱插

嘴，听老师讲。”

这里距太阳最近。就见羿顶着十日之火，举

中年人不慌不忙，讲道：“帝尧准许了他，并陪他来到最

高的一座山上

起红色大弓，搭上白色长箭，飕的一箭射上去。只见天空中一

团火球砉然爆裂，流火如雨。少顷再看，十日只剩了九日，那

天地顿时凉爽了些许。”

“好！射得好！”众人齐声喝彩。

“接着射呀，莫停！”子路大声嚷嚷着。

是接着又射，没停。”中年人讲故事的神色由严峻变得

轻松：“就见他拉弓搭箭，向着天空飕飕飕猛射，箭不虚发，

转眼间，就将天空中的太阳全数射落⋯⋯”

“哈哈哈！”忽有一人大笑起来。众人看时，却是子路。

“你笑什么？”中年人问道。

怎么我现在的头顶上还有一个“你讲错了！全数射落

太阳？”子路嘲弄地用手向天上一指。

那中年人摇头笑道：“是我讲溜嘴了

⋯⋯”他认真地屈指算道：“先射落一个，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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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从

“对，是九个

的箭袋里抽出了一支箭。

射，故留下今日这一轮太阳。”

那边，颜回自语道：“明白了，过犹不及。”

中年人对颜回道：“且说说看你明白了什么？”

黑暗及’

颜回道：“十日当空，祸害人间。射不足九个，是‘不

天有数日，祸仍未除；全数射落，是‘过’

世界，又酿新祸。所以，射落九个，正好。”

长者闻言，连连点头，夸道：“说得好，说得好。”又补充

道：“射箭是这道理，为人做事，也都是如此。”

子路这才听明白，先生是绕着弯儿讲道理呢。讲的还真有

那么几分意思。

”

中年人对颜回及子路产生了兴趣，问道：“看你们不似当

地人，请问尊姓大名

“我叫子路。”子路挺胸答道。

“学生姓颜名回，颜面的颜，回转的回。”颜回施礼道。

“再请问二位从何而来，欲去何处？”

子路说：“我们从远方来，想投师学艺。”

“哦？想投哪家门下？”

“听说贵地名师孔子正在招收学生，我们正欲去投奔。”颜

回在一旁回答。

那中年人更来了兴趣，捻髯再问：“投他学什么？”

子路气昂昂地说道：“听说他是武士叔梁纥之后，武功高

强，我要向他学盖世武功！”

中年人哈哈笑了，又问颜回：“你呢？”

颜回答道：“方今世道混乱，百姓辗转沟壑，饥寒交迫

“是九个吧！”子路暗笑这先生迂腐。

帝尧想到还须留一个太阳普照万物，便

以为箭都射完了，就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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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起来切磋学问，

我欲向孔子老师请教使天下和平，人民安康的济世之道。”

颜回一番话，竟使得那中年人一时沉吟不语，若有所思。

这边，冉求早憋不住了，对子路和颜回说道：“这就是孔

子老师，你们还要到何处去找？”

二人听了，喜出望外，扑通跪下，纳头便拜：“孔子老师，

请受学生一拜！”

颜回从包袱里拿出那束干肉：“老师，学生贫寒，无以奉

师，请收这束脩之礼。”

“好！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快请起，快请起！

切莫把我看做老师，我们都是同学

不亦乐乎！”

二人起来。子路冒冒失失地对孔子说道：“老师，方才没

见你射箭，光听你说了。现在该你来露一手了，让我们见识见

识！”

孔子举起那断弦之弓：“你让我用它射给你看？”

子路、颜回，喜从心

倒把这茬儿给忘了。子路摸着头，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

孔子看着眼前新收的这两个弟子

生，不禁掀髯大笑：“哈哈哈！”又吩咐道：“子贡，拿酒来，

为新同学洗尘！”

子贡，就是那位射箭失利者，此时也早去了怒气，高兴地

拿起放在一边的皮囊，倒好酒，一一递给老师、子路、颜回、

冉求⋯⋯

君子无所争，要说有争，那也就是射！揖让而上

举杯：“来，让我们为新同学洗尘，也结束我们今天

的射箭课

这就是射箭的礼仪，君子的公平场比试，赛完而饮酒同乐

竞争！干！”

“干！”子贡、冉求、颜回⋯⋯随孔子一饮而尽。惟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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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端着杯，在那儿愣神。他在想，射箭就是射箭，老师怎么

还有那么多说道？也没见到孔子射箭⋯⋯可别千辛万苦拜师，

却拜了个光说不练的嘴把式⋯⋯

“你怎么不喝？”颜回碰碰子路肩膀。

“喝。”子路一仰脖，将酒吞进喉咙，也吞下去一个大大的

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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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孔子自办学以来，四方有为青年纷纷投至门下，除鲁

国外，齐、楚、晋、秦、卫、陈、吴诸国，皆有慕名而来受教

者。

看着弟子弥众，孔子既喜又忧：喜的是得天下英才而育

之，乃人生大快意事；忧的是弟子们秉性各异、求学目的不

一，如何能因材施教，不误人子弟，是颇费思量的事。

就说这新近招收的颜回、子路二弟子：颜回虽出身贫寒，

却谦恭好学，射箭场上一番求学表白，志向高远，甚合孔子办

学之旨，颇得孔子青睐；而那子路，的确率直可爱，只是一门

心思在学武，尚不知礼义二字，才为立身之本，须要费心诱

导，才能使其明晓大义，成为有用之才，而非一鲁莽武夫，甚

或糊里糊涂，成为权势者的鹰犬工具。

子路那长剑佩身、以武骄人的样子在他眼前飘来飘去

想到此，孔子不由将目光停留在右侧墙上，一柄长剑，正

自静悬在那里。他起身，摘下长剑，坐下，将剑横放膝上

这是父亲叔梁纥的遗物。

孔子把剑从鞘中轻轻抽出，一道寒光，森森逼眼。

剑哪剑，父亲佩带着你，走过几多杀场？剑锋闪处，又有

几多鲜血迸溅、身首分离？当父亲鬓白之日，解甲归来，回望

走过的路，又有多少迷茫，多少困惑。一把剑，为君王开疆拓

域，却未能解除国内百姓的饥寒。一把剑，在诸侯国中威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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